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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2 周年的 1951 年国宴
上，一位 84岁的老人与毛泽东主席同桌，毛主席
和他握手，并给他敬酒，老人激动地留下了热
泪。毛主席在怀仁堂同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们
一起合影，他坐在毛主席身旁。毛主席还送给
他一个手杖，上面刻着“革命之父”四个字。这
位老人，就是参加国庆观礼的东北抗日联军代
表、被抗联战士亲切地称为“抗联老父亲”的李
升。他出生于 1867 年，出生贫苦，阅历丰富，
1933年 6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交通员工
作，还多次承担护送干部的任务，抗联著名将领
杨靖宇、冯仲云、李兆麟、赵一曼等人都曾由李
升护送。1936年冬天，他曾把一个 13岁的女孩
儿送到抗联部队，这个女孩儿就是后来抗联部
队中最小的女兵李小凤，也就是解放后曾任过
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当年这一老一小
在林海雪原奔走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
的这段经历会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脍炙
人口的著名歌曲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7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鲁迅艺
术学院一位叫侣朋的青年找到李敏，了解东北
抗联的情况。李敏同他谈了整整七天，详细地
介绍了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1949年，侣朋和
时任鲁艺学院音乐部副部长的李劫夫等人深入
到白山黑水之间，寻访抗联英雄的足迹。劫夫
是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创作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坚决打
他不留情》等，在当时已很有影响。他们走访了
很多当年的抗联老战士，深深为他们的英勇斗
争事迹所感动，其中给劫夫印象最为深刻的，就
是李升的勇敢、机智、乐观和坚强。李升在担任
交通员期间，来往于抗联各军和各地抗日救国
会的驻地，面对敌人严酷的封锁和盘查，多次在
完成任务中化险为夷，一次还把一张抗日传单
贴在了日本兵的后背上。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小
兴安岭和松花江、牡丹江、鸭绿江沿岸的山区和
平原，在 1939年 72岁时还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
严寒只身进入人迹罕见的长白山原始森林，行
程千余里，历经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抗联第一

路军的密营，恢复了北满和南满两支抗联部队
之间的联系。在从长白山返回北满的路上，李
生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受尽酷刑，他没有讲
出一点儿抗联的秘密，只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
中国老百姓”。在劫夫的笔记本上，有一幅他亲
手为李升画的素描肖像，肖像下面还有“抗联之
父——老李头，现年八十一岁”的题字。而当年
70岁的李升送 13岁的李小凤到抗联部队的情
形，也给劫夫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访后，劫夫、
安波和侣朋创作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
歌剧《星星之火》，这也是歌颂东北抗联英勇斗
争的第一部大型歌剧。歌剧中的人物都以抗联
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未
改。如剧中的“张指导”即张寿篯（李兆麟），“裴
大姐”则是抗联女战士裴成春，她比年轻的抗联
战士大十多岁，宽厚、真诚，战士们有什么事都
愿意同她说，亲切地叫她“裴大姐”。1938年 11
月，她在同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牺牲，时年 36
岁。她的三个弟弟在她的带领下都先后参加革
命，战死在抗日疆场上，可谓满门忠烈。歌剧中
的男女主人公，就是抗联交通员老李头和抗联
女兵李小凤，核心唱段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由老李头和小凤姑娘在第二幕中演唱。这
幕剧艺术地再现了当年李升护送李小凤到抗联
部队的情景：日本兵抓住小凤的父亲后，母亲让
她上山去找游击队。爬雪山时，小凤掉到窟窿
里，被抗联交通员老李头救上来。小凤想参加
革命，老李头问她叫什么名字，对她说：“参加革
命就不能叫龙了凤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李
青阳吧。”他向小凤解释“青阳”的含义，说革命
人就像迎着太阳生长的松树一样苍翠长青。这
时音乐响起，俩人唱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
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
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
顶。

为了表现老李头的乐观、积极和机警，歌曲
采用了 3/4节拍，大多数歌词都是一个音符唱一
个字，整首歌都是靠音符跳动出来，欢快而昂
扬。歌词只有 6句。劫夫的夫人、小凤的扮演者

张洛清楚地记得，劫夫写这首歌的时候，她正在
一旁给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喂奶，等劫夫把歌
一写完，照着谱子拉开风琴，她已经能把这首歌
唱出来了。1950年 12月，《星星之火》在哈尔滨
首演，到 1953年，一共演出了几百场。当时的演
员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当他们演出完跟群
众一起散场出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听到群众在
哼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
长青……”这首歌很快流传开来，被人们以各种
形式演唱至今。1962 年，李升病逝，享年 95
岁。李敏十分怀念老人和过去牺牲了的战友
们。从上世纪 80年代起，她的足迹踏遍她当年
战斗过的地方，寻找抗联遗址遗迹，抓住一切机
会，在各种场合宣传抗联精神。她率领的由当
年抗联战士的后代组成的抗联宣传小分队，每

次必唱的歌曲就是《露营之歌》和《革命人永远
是年轻》。2018年 7月，她为伊春市老促会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活动题写了“东北抗联
精神永存”八个大字，一周后便与世长辞，享年
94岁。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革命人永远是
年轻”的旋律回响在大厅，取代了传统的哀乐。
李升和李敏的一生，是对《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的最好诠释。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老区建设促进会）

苍翠长青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老 轩

抗联战士。(图片由作者提供)

《大兴安岭地方志》中有一段史料。1686
年，清军一次自卫战胜利后，有 3个驿丁从雅克
萨出发，飞马奏捷。他们于 5月 25日出发，穿越
莽莽林海，经雅克萨至墨尔根（满语意为“善于
打猎的人”，即今天的嫩江县）驿路，直达关内。
6月 6日，巡幸在古北口外的康熙皇帝收到了此
报。5000余里的路程仅用了 11天，堪称奇迹。
从此以后，这条驿路就被称为“奏捷之驿”。著
名作家迟子建在题为《奏捷之驿》的散文中也曾
感慨：“我在想，11天，5000里路，会留下多少湿
漉漉的马蹄印呢？”

据《黑龙江省志·邮电志》记载，雅克萨战役
结束后，清军从驿站撤走，驿路便逐渐荒废。
1877年，吉林厚朴道李金镛从墨尔根走陆路赴
漠河督办金矿时，又重新建立。1894年，清政府
正式开通了墨尔根——漠河运送黄金、传递淘
金信息、淘金工人往来的驿路，故又称“黄金之
路”。这条驿路设置 33 个驿站，全长 1000 公
里。“黄金之路”有些站名至今沿用，比如呼玛县
十二站林场、塔河县十八站乡十九站村等。那
么，“极边酷寒”之地，“远戍近戍”之驿，谁来守
候，谁在支撑呢？清朝时期的黑龙江地区存在
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站人，以及由此产
生的一种特殊的流人文化，即站人文化。站人
就是站丁。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从吴三

桂部下、家属等流人内选调一部分人改发黑龙
江驿站当差，这些当差者就是站丁。他们的任
务是传递公文、护送官员、接送兵丁、输送粮饷、
押解人犯等。这些站丁安置到驿站后，清政府
拨予荒地，令耕种自给。站丁隶属军籍，清政府
为站丁及其后代规定了“三不准”，即不准当官、
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离开驿站百里。据《中
国地域文化通览·黑龙江卷》等文献记载，站丁
直到民国初年才“皆开放为民籍”。

那么，站人文化都有哪些独具特色的内容
呢？据流人史学家李兴盛介绍：“由于这些被流
放的驿丁是以汉族人为主体，并融合有少数民
族的群体，而其久居之地的云贵两省与黑龙江
又存有白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则这种文化
实质就成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并融合有某些
少数民族文化成分的一种流人文化。”这种文化
体现在站丁特有的语言、文字、歌谣、服饰、饮食
以及婚、丧、节诸俗之中。比如“站话”中大量使
用蒙语、满语、俄语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布裸
子”（小牛）、“奶斗子”（小木桶）、“喂得罗”（圆
桶）、“秃鲁”（没把握）、“喇忽”（粗心大意）、“喀
木尼喀站”（隘口）、“博尔多站”（喂肥牲口的地
方）等等，都是“站话”充满历史感和乡土气息的
见证。

“上下站壮丁每站不下百十家，过此则黄沙

极目，白草蔽人，不至彼站想闻鸡犬声不得”。
就是在这样的“穷边绝塞”，站人们一面是边关
的戍卒，“星夜关山驰古道”，一面是辛勤的农
夫，开荒播种，苦苦挣扎，与大地、庄稼相依为
命。据史料记载，黑龙江设驿站之初，仅齐齐哈
尔地区的 8个驿站，按每个驿站 30名男丁、每人
5垧地计算，就开垦出 1000多垧荒地。我们的
先辈并没有被屈辱、困顿压垮，生活还是在这里
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激荡，弥漫着一股沉郁而
刚强的气息。特别是相对于流放到这片土地的
佳人、名士，纵然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
死非死”，毕竟还有望“廿年诗词穷边老，万里冰
霜匹马还”，而站人所独具的正是守候的意志与
支撑的壮怀。冰雪覆盖着巨大的忧伤，冰雪也
孕育出倔强的生命。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事不
避难、义不逃责，我们的先辈把守候化成万里通
途，把支撑化成百丈铁墙，森林、草原、峡谷、哨
卡，直到今日，那脚印仍在、汗血仍在、叮嘱仍
在。

今天，位于黑土地上龙江县城西南 60公里
处的头站村，作为清代卜奎城（齐齐哈尔）通往
中原的第一个驿站，站人驻守、生活的故里，不
仅保存着 3份站人家谱，而且仍然存活着两株古
槐。两株古槐曾与站人长相厮守，400年后，凭
吊之际，仍能触摸到古槐的体温。

驿路上的飞马
□冯前明

古驿站站人和飞马。

故乡黑龙江省嫩江市临江乡赤卫村，原名
博斯乌浅，是达斡尔语音译，山清水秀的意思。
特此提到故乡的少数民族名字，是为证明它很
早曾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后来当地山林和水草
环境变化，不再适合游牧狩猎，达斡尔等少数民
族才迁移分散到它处，这个村名也便淡出。不
过，现在，上岁数的人，背地里唠嗑儿还是把这
个村子称为博斯乌浅。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中叶，江北达斡尔、鄂
伦春、鄂温克等族人民遭到外族侵略，被迫内迁
到嫩江（墨尔根）境内的嫩江流域。清同治十年
（1871年）达斡尔族博库日浅鄂斯尔莫昆鄂嫩哈
勒部迁居到此。

我儿时，房前屋后那些柔软熟透的土地上，
随处可见一些花花绿绿的碎瓷片、残缺的铜烟
袋锅儿、玉石的烟袋嘴儿等，图案很丰富，可清
晰分辨出花鸟虫鱼的形象，还有漂亮的淡蓝色
云彩卷儿。虽大多数图案都不完整，但仍可联
想到它们原本的美丽。这些东西肯定不是现在
的居民们扔掉的。根据遗留下来的碎瓷片儿，
和那些到处都有的房屋遗迹，可推断当时人们
的生活很殷实也很潮流。一看到那烟袋嘴儿，
甚至可以想象到须发斑白的少数民族老头儿老
太太们，腰间别着或嘴上叼着佩玉的长杆儿烟
袋，悠闲地坐在儿女们烧得热乎乎的炕头上，围

着暖洋洋的火盆，唠着家常嗑儿，烟袋锅里的火
一明一暗地闪烁。好不温馨的图画。经常有人
家盖房子挖地基时，意外地挖出来旧房屋的木
头渣滓，破铜烂铁更是屡见不鲜，甚至还挖出深
埋的老坟里的朽骨和随葬品。有一村民在夹障
子挖沟时，竟然挖出一个陶罐，送到市里被鉴定
为珍贵文物。

村周围的田地里、山坡上，分布着很多无主
坟墓，有的平塌了，只能从腐烂的棺木看出是坟
墓，也有濒临塌陷的。人行走时，不注意看不
着，经常会“咕咚”一下掉进坟窟窿，失足者虽非
故意为之，但那毕竟还是对亡者的一种打扰，所
以，会为此心神不定好几天。在故乡村南叫十
八垧的地头山坡上，也有一座坟，却不是普通人
的，而是清中期名将达斡尔人海泉之墓，村民们
习惯叫做将军坟。

考古发掘表明，海泉墓在墓园正中部位，他
夫人的墓位在东侧，均为土坑，一棺一椁。海泉
着便服下葬，官服覆盖在下身，没有随葬品，仅
仅出土了一件雕龙玉帽翎管,堪称清代文物精
品。海全夫人墓早年被盗,形制已不可辨。海
全墓碑碑身已断为两截，碑文满汉文合壁，碑身
正面汉字为御赠加赠太子少保照忠都统衔京口
副都统达充巴图鲁海全谥号壮节,背面汉字为
大清同治七年(1868年)十月初一吉日昭宣。

《清史稿》记载，海全是达斡尔额诺氏满洲
布特哈镶黄旗人，清中期著名将领，“咸丰三年
将军英隆疏其才，昭属琦善江北军，破援寇於三
汊河。游记马永泰、刘琮被围，海全驰入贼中，
短兵接，手刃数人拔之出。”“趋和州，海全以马
步数百人驰击歼贼三千，生擒五百人。”“陈玉成
念不先覆江北军不足以解金陵之围，四月，合军
攻江浦，连营四十里，德兴阿遣海全击之，毁其
垒三。”海全就是如此英勇善战，步下马上本领
都相当过硬，而且能以少胜多，与太平天国名将
陈玉成交锋敢于主动出击，并捣毁对方工事。
海全因战功卓著，被朝廷赐号巴图鲁，赏头品顶
戴，官京口副都统。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随
大将都兴阿侦察时，遭到太平军埋伏，左胯中
枪，数日后卒于军中，荫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
职，谥壮节。丧事于军中操办，灵柩还乡安葬，
所还的乡就是博斯乌浅，即如今的赤卫村。海
全的赫赫战功及“无随葬品，仅出土了一件雕龙
的玉帽翎管”的说法，解开了我从小产生的疑
惑，从而也对“身前显赫，身后凄凉”的达斡尔族
将军的高尚道德更加敬佩。海泉的高尚品质其
实源自民族的光荣传统，据《布特哈志略》称达
斡尔人：“性情朴厚而质直，见义忘利为国忘家，
虽武功显著官一品爵五等，图像紫光阁，而其子
孙遵典袭授世职外，恒无余资遗产，身后萧条，

赖国家赐银治丧。”有清一代，以海泉为代表的
达斡尔人为国家的安宁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
贡献，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

将军坟，即太子少保海全墓因修建尼尔基
水库已被保护性挖掘，2006年被列入黑河市第
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原有碑身、碑额、龟
趺由于尼尔基水库考古发掘已迁移到嫩江中游
左岸风景秀丽的白脸山上。我们只能在史料中
体会能征惯战的达斡尔族英雄的威猛与豪气，
但这位海全将军永远是达斡尔民族的骄傲，永
远是我家乡的荣耀。

博斯乌浅
□贤哲

乡下的日子。

扫码听有声版《博斯乌浅》诵读/李长卿。

王木匠用打炕柜的果松下脚料拼了个木头箱
子。箱板儿拇指厚，长尺八，宽尺五，高尺二。王木
匠在箱子板缝儿间抹上胶泥，腻得严丝合缝。腻子
干了以后，打三遍砂纸，刷两遍清油。清亮油子透
出松木的纹理，本皮本色。父亲去供销社打酒回
来，路过王木匠家门，瞧见他在当院半举着木箱，歪
着脑袋上下瞅。

“他大哥，得啥宝了？”父亲隔着院墙和王木匠
搭话。

“六叔啊，我拼个工具箱子，啥好东西。”
父亲嘴里说着话，一溜脚儿进了院儿，凑到撂

箱子的马凳跟前仔细打量打量，拿手一摸，溜光顺
滑，一股儿油子松木混合的香味顺着手臂爬进了鼻
腔。

父亲歪头打俩喷嚏，回头和王木匠商量：“他大
哥，闲在时候你再鼓捣一个，这个给俺家你大兄弟
吧。”

王木匠知道父亲疼儿子，用手摸了几摸，末了
使劲拍拍箱子帮：“拿去吧，啥好东西。”

父亲把手拎的仨葡萄糖瓶子白酒蹾在凳子上，
捧起箱子，胳肢窝下一夹：“慢慢喝吧，他大哥，不请
你家里喝了。”“唉，六叔……”王木匠看着走向院门
的父亲，后半截话儿咽了回去，半推半就，一手提
酒，一手怀里拢着，颠进了屋。

箱色亮黄，久历摸磨，渐转土黑。箱主人原是
大哥，分家单过后，留给了三姐。三姐出嫁东屯儿，
留给了我。

小小书箱，两改其色，三易其主，终归我有，如
获至宝。我攒了大半年烟盒儿金纸儿，贴满了四面
儿和箱盖儿。杂牌子烟，杂货色的盒子。我给书箱
起了个名儿——小花。

弹弓子、啪叽、火药枪、鸟夹、虫罐儿、牙膏皮
儿、杏核儿、掌锤儿、鱼刀子、车链子、玻璃球子、铅
疙瘩……我天天儿瞧几遍箱子，有事没事拽跟前鼓
捣一阵，有时索性扣地上，一股脑倾倒出来，一样儿
一样儿摩挲，一样儿一样儿摆弄，摩挲够了，摆弄够
了，再一样儿一样儿装回去，把抗压的装底下，易碎
的装上头。

书箱里仅装了两本书。一本是女作家曾岚写
的文学回忆录《战斗的一生》，另一本是《陆游的故
事》，我扒着栏柜在供销社买的，个儿小，没看清字
儿，当《游击队的故事》买了回来。写作业累了，拿
出来读读，久了，内容烂熟于心，咂摸出点儿文学的
意思。

我有时把小花放地上，坐上去就着炕沿儿写写
算算。夜深屋冷，把小花搬上炕，我坐炕里趴上面
学习。箱盖儿角上，一盏用钢笔水瓶做的煤油灯，
光亮晃晃闪闪。

那年接到师范学校录取通知时，已开学三天。
走前那天晚上，我站在地上，左看看箱子，右看看宝
贝，恋恋不舍。看过以后，又一样儿一样儿装进箱
子，最后把灯油倒掉，洗净擦干，摆最上面，盖盖儿，
上锁，摞在了被垛下。

之后，由于工作变动，我先后两次易地生活，五
次搬家。每次搬家先把小花放车当间儿，轻搬轻
放。搬进最后一个平房，我把小花放到仓房里边的
一个墙角，箱底儿垫起两块砖。

十年之后，我住进了楼房。从平房里掏出来的
东西堆了满院。什么也拿不上去了，扔的扔，送的
送。拽开仓房门，瞧见小花已瘫在墙角。后房山石
头墙破个碗口大的洞，淋雨潲雪，毁了小花。打开
箱盖儿，瞧见宝贝们已锈迹斑斑，腐烂变质。我一
锹一锹端到果树旁，埋了。依原样把那盏煤油灯放
在了最上面。

小小书箱
□徐久富

小小书箱，两改其色，三易其主，终归我
有，如获至宝。我攒了大半年烟盒儿金纸
儿，贴满了四面儿和箱盖儿。杂牌子烟，杂
货色的盒子。我给我的小书箱起了个名儿，
叫小花——


